


第七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一、唐代中期重写实的诗歌创作思潮
1、杜甫对古典诗歌创作写实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2、元白诗人的通俗化诗风和写实表现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乐府诗集》分乐
府为十二类，共最后一类标名为“新乐府辞”，即本于白
居易。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
一是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
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
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
时事。建安后也有一些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又往往不关时
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是从杜甫创始的，但还不是所
有新题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现)事”，所以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讽谕诗”。三是
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
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
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这从音乐上来说，是徒有乐府之
名；



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体现了汉

乐府精神。

概括地说，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而
为

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再变而为杜甫的“因
事

立题”，这因事立题，经元结、顾况等一脉相承，
到

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准则，所谓“歌诗
合

为事而作”，这就是新乐府运动形成的一般历史过

程。元稹、张籍、王建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二、白居易

1、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
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现实主义诗
歌理论。这些理论分别表述在《与元九书》、《新
乐府序》、《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伤
唐衢》等诗文中。特别是《与元九书》，被人们认
为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
“救济

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
治目

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

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也就

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
事



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
确地提出过。

其次，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白居易认为，
现实生活是触动创作灵感的引子，是启迪思想与情
感的火花，是作品诞生的土壤和源泉。他在《策
林》六十九（白居易有《策林》75篇，应制举时

作）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
兴

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秦中吟序》

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
足

悲者，因直歌其事。”可见，白居易一直把“事”，
也

就是把充满各种矛盾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起点
和源头，而把诗歌作为对“事”的反映。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
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



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
圣，下至愚矣，……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

者。”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
出

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
“声”是

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
经》

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
即以

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
刺

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

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
果。

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
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强调语言的通俗质朴。据传，白居易每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
欲

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
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白居易主张用诗歌揭露当时的政治弊端，反映
民生疾苦，这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把诗歌
作为政治的附庸，作为美刺教化的工具，却忽视了
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其他功用。他把“质而径”、

“直而切”、“覈（核）而实”、“顺而肆”，作
为对诗

歌形式的要求，与中国古代诗论重比兴、重意境、
讲究含蓄宛转的观点背道而驰。白居易的创作也反
映出了他理论上的局限性，他的许多优秀作品都不
符合他的标准。白居易的诗论虽有偏颇之处和明显
的局限性，但它作为古代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却
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创
作，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唐代的新乐府运动也



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
2、白居易讽谕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白居易生前曾经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作品结集，将其

藏于名山，纳于石室。因此他的诗是唐代诗人中保存
得最多的。他一生作诗3800多首，现存近3000首。白
居易51岁时曾将自己的诗约1300多首，分为讽谕诗、
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他在《与元九书》中
说：

……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
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
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
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
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
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
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



其中思想价值最高，他自己最重视的是第一类

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他前期“兼济天下”抱负
的

体现，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具体实践。
白居易的讽谕诗共170多首，其中《新乐府》

50首、《秦中吟》10首为代表作。
白居易讽喻诗大体上表现了两个基本的倾向，

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
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

讽喻诗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
(1)主题的专一和明确。白居易自言《秦中

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实也是他的讽谕诗的一
般

特色。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
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
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
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



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

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
卒

章显其志”。而且在题材方面，所谓“一吟悲一
事”，

也不是漫无抉择的任何一件事，而是从纷繁的各类

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宫市”，
《新

唐书》卷五十二说：“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
官

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可见受害的下层
人

民很多，但他只写一《卖炭翁》；当时的“进奉”
也

是形形色色的，同书同卷说当时有所谓“日进”、
“月

进”，但他也只写一《红线毯》。这当然也有助于
主



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
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
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缚戎人》

的“唯许正朔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忽闻
汉军

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上阳白发人》的
“唯

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等，皆可为例。
(3)、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

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
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

级的鞭挞。如《轻肥》在描绘大夫和将军们“樽儡
溢

九酝，水陆罗八珍”之后，却用“是岁江南旱，衢
州

人食人”作对比；《歌舞》在畅叙秋官、廷尉“醉
暖

脱重裘”的开怀痛饮之后，却用“岂知阌乡狱，中



身的对抗性矛盾所规定的。
《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
内

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
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
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
旱，衢州人食人！ ”
《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
花

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
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
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
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
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

(4)、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



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
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
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
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
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

《新丰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较鲜明的感情色
彩。但是，也有一些诗，结尾近于纯粹说理，给人
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卖炭翁》等
个别篇章，不着 一句议论，可以看作例外。

(5)、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
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

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
把

诗写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刘熙载说：“香山
用常

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二)袁枚也说白
诗



白诗流传之广和这点有很大关系。白居易还广泛地

运用了比兴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
闭

喻被谗遭黜”的《陵园妾》，“借夫妇以讽君臣之
不

终”的《太行路》，更具有双重的讽刺意义。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

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
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宋张
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滹南诗话》卷三)，
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3、感伤诗和《长恨歌》
白居易自己解释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

动
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与元九书》）

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就是后世广为传诵的



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长恨歌》的艺术特点：
1.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

法。诗的前两部分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欢爱生活及
其自食恶果，意在讽谕，手法是写实；后两部分写
唐玄宗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意在同情，具有
理想色彩，特别是第四部分写方士招魂，更是采用
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现实主义的深刻描绘和浪
漫主义的瑰丽想象相结合，使作品波澜起伏，摇曳
多姿，虚实相生，引人入胜。

2、抒情因素的强化
作品叙事极为简略，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

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而对于便于抒情的人物心
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
情。



3、善于将叙事、写景、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
起，虽然是叙事诗，但抒情色彩很浓。特别是对杨
贵妃死后唐玄宗相思之情的描写，以景托情，融情
入景，情景交融，层层渲染，步步烘托，将唐玄宗
难以言传的内心痛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生动感

人。如“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
山

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这几句既是景语，
又

是情语，景即是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
暮

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这几
句

是一景一情，睹景生情。再如还京途中，“天旋地
转

回龙驭”，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游，“马嵬
坡

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



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由景物联想到杨贵

妃，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
萤

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

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表现了唐
玄

宗因思念杨贵妃而彻夜难眠的情景。诗人正是通过
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才使诗歌回环往复，
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4、精选意象，营造、烘托诗歌意境；
5、语言优美，音韵和谐，流畅婉转，朗朗上

口。使用顶针连环句式，增强了全诗缠绵悱恻的气
氛。恰切的比喻，生动的描摹，和工整的对仗句迭
出不穷，既富有形象性、生动性，又具有音乐美。

如“芙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比
喻新

颖恰切。“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再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归
来池

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
此如何不泪垂”，这些都是顶针连环句式，给人一
种、回肠荡气，连绵不断的感觉。

三、作品分析
《秋思》、《离思五首》（其四）、《买花》、
《轻肥》、《长恨歌》

四、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元白诗派
元和体：指唐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

诗风。《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居
易

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据元稹《上令狐
相

公启》，有些人摹仿他们那些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



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820）。
长庆体：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二人

作品均于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结集，白有
《白氏长庆集》，元有《元氏长庆集》，诗歌风格
亦接近，故有此称。清初以来，亦往往专指元白偏
重于叙事的七言长篇歌行。

元轻白俗：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李
肇《唐国史补》：“元和以后，……诗章则学矫激
于

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此即指
元

诗“淫靡”、白诗“浅切”的一面。苏轼《祭柳子
玉

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2、《琵琶行》的艺术特点
3、比较《琵琶行》、《李凭箜篌引》、《听颖

师弹琴》三首诗歌在音乐描写上的特点。





第十章 晚唐诗歌
晚唐唐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败，宦官操纵时局，

士大夫党争不休，藩镇对抗朝廷，经济也日渐凋
弊，时代把一层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射在文人的心
中。哀婉和衰飒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时代的诗歌。因
此，诗人更多吟咏的是三类题材：历史、自然与爱
情。对历史的追怀是对现实的喟叹，对自然的眷念
是对人世的疲倦，对爱情的寻求是对个人心灵的抚
慰。

二、李商隐
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

人，他初学古文，19岁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
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并
经令狐掏推荐，25岁举进士。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
使王茂元爱其才，辟为书记，以女妻之。牛党的人



因此骂他“背恩”。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遭到排
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
死。

李商隐的思想具有一些反传统的倾向，尤其在
文学上，他反对儒家道统对文学的统治权力。在他
心目中，在文学中最重要的是个人活生生的思想情
感。这些观点，在唐代具有少见的透彻和真率。

同杜牧一样，李商隐的人生理想仍是士大夫的
传统模式，相信由仕进为宦而治天下是人生首要的
责任，而且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对政治倾注了极
大的热情。他的许多由个人真实情感而发的政治
诗，实际上要比那些从功利观念出发的诗人的作品
更有激情。平时，他也常常在诗中借古讽今，抨击
君主的荒唐误国，斥责藩镇割据，悯叹民不聊生。
但社会本身的衰败和个人潦倒的遭遇，又使他深感
失望与愤慨。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造成他心中



的难堪、忧郁与痛苦。
在个人生活方面，李商隐是一个极重感情的

人。据说，他早年曾苦恋过一个女道士，并且可能
有其他的恋爱经历，但都没有结果；婚后，他与妻
子感情极好，然而妻子又在他三十九岁时去世。因
此，在他心灵中，爱情带来的痛苦也是极深的。

（一）、义山诗的内容
1、咏史诗
咏史诗在古代诗歌史上有悠长的传统。《诗经

•大雅》中关于周部落的系列史诗《生民》、《公
刘》等篇，不妨视为赞颂先民业绩的咏史诗，而
《荡》诗假托周文王指斥殷纣，以寓讽周厉王之无
道，则开托古讽今一类咏史诗的先声。荀况《成相
篇》引述古帝王贤贤愚明暗之事为鉴，不妨视为咏

古鉴今一类咏史诗的滥觞。正式以“咏史”命题，
始



于班固赞颂缇萦救父的五言诗。此后，咏史诗大体
有三种类型：一类以歌咏历史人物的品行事迹为
主；一类以歌咏历史事件为主；一类系借历史以抒
怀，左思《咏史八首》是其代表。简括为咏人、咏
事、咏怀。

从先秦到南北朝，咏史这一体式经长期发展虽
已确立，但作品数量很少，题材较窄，无论质与量
都无法与其他主要题材相提并论。

入唐以后，作品渐多。总的说来，纵向比较，
成就自高于唐以前；横向比较，成就显然不能和其
它题材相比。可以说，在初盛唐以及中唐，咏史诗
所占的地位并不突出。有的研究者认为咏史诗在中
唐已经繁荣，并以刘禹锡为代表。这可能是没有注
意到咏史与怀古的区别。

一般地说，怀古诗多因景生情，抚迹寄慨，所



抒者多为今昔盛衰、人事沧桑之慨；而咏史诗多因
事兴感，抚事寄慨，所寓者多为对历史人事的见解
态度或历史鉴戒。如李益的《汴河曲》和李商隐的
《隋宫》七绝，都咏隋亡，而一咏春色常在而隋宫
成尘以抒今昔盛衰之感慨，一写南游之靡费以寓奢
淫覆国之教训，着眼点显然有别。

可以说，以歌咏历史人事为内容的咏史诗，到
了晚唐才走向繁荣，而李商隐的咏史诗更达到了咏
史诗的艺术高峰。

1）、讽时性
李商隐咏史诗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强烈的讽时

性。咏史诗所歌咏的历史人事，并不一定要与政治
有关；即使有关，诗人也可以泛泛咏古，不涉时
政。但李商隐的咏史诗大部分是借咏史以讽时的政
治诗。这些诗歌大致有三类：



其一，以古鉴今之作重在借历史上荒淫奢侈而招致
祸乱败亡之君昭示历史教训，寓含对当代封建统治
者的警戒讽慨，象《齐宫词》、《隋宫》等；

其二，借古寓今之作。诗面虽咏古人古事，实
则借喻具体的今人今事。《陈后宫》二首、《北齐
二首》，表面上讽陈后主、北齐后主，实为寓讽唐
敬宗、唐武宗。这一类与上一类的区别，在于一为
间接的鉴戒，一为直接的借喻；前者并不针对具体
的人事，后者则意有专属。

其三，借题托讽之作。第二类诗面所咏确系古
人古事，这一类则仅在题目中假托古人古事，实际
上所咏与古人毫不相干，完全是今人今事。如《无

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看题目像是要讽刺号称“无
愁

天子”的北齐后主高纬，但诗的内容与高纬生平行
事

及北齐时事毫无关联，仅借“北齐歌”这个题目作



饰，用很隐晦的笔法暗讽当代的“无愁天子”唐敬
宗

之被杀。
这三类虽然方式不同，但指向均在于“今”，

是
在晚唐特定时代条件下以咏史形式出现的政治诗。
因此李商隐的咏史诗大都具有强烈的讽慨现实政治
的色彩。这一突出特征使他的咏史诗具有鲜明的现
实感、时代感。咏史诗所歌咏的是已逝去的历史人
事，如果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注入当代人对历史
人事的感受和认识，没有渗透诗人对自己所处时代
的政治风云、社会生活或自身遭际的感受，历史人
事便是冰冷的躯壳，引不起人们对它的兴趣。因此
如何使咏史诗具有现实感、时代感、乃是咏史诗艺
术生命与魅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咏史诗发展过程中
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李商隐之前，诗人们在这
方面已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象左思借咏史以抒己



怀，反映出当时寒门庶族与门阀世族的对立，具有
强烈的时代感。此外，借咏史以讽时，亦由来已
久，但在李商隐之前，还比较零星，没有形成一种
自觉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在咏史诗的创作中，
历来就存在着单纯咏古的倾向，题材的蹈袭、命意
的相因屡见不鲜。而李商隐大量创作具有强烈讽时
色彩的咏史诗，确实标志着加强咏史诗现实性与时
代感的一种自觉努力。特别是他把讽刺的矛头集中
指向当代荒淫昏聩的封建统治者，更触及当代政治
的热点和焦点，为咏史诗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李商隐咏史诗除了少数带有自况意味之作以
外，大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对于他笔下的荒淫昏
顽之君，不是一般的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而是辛
辣尖刻而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反映出身处末世
怀着深重危机感的诗人特有的感情倾向。这同样构
成了李商隐咏史诗鲜明的时代风貌和艺术个性。



2）、典型性
咏史诗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必须正确处理历史

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李商隐不是简单地“隐括
本

传“，描述史事，而是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进行提
炼

加工，使诗中的人物、事件、场景既不脱离历史的
基本面貌，又不局限于历史事实，熔铸成具有典型
性的诗歌意境。

一是用假想推设之辞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的
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和灵魂。《隋宫》颔、尾两联
分别用“不缘……应是”，“若逢……岂宜”这种
推设

之辞，深一层地揭示了炀帝这个淫侈昏顽之君肆意
纵欲、死不悔悟的本性。尽管他生前并没有乘舟游
至天涯，死后重逢陈后主更属虚幻，但根据他已经
充分暴露的无穷享乐欲和生前已打通八百里江南运



物的思想性格和行为逻辑。
二是将两件本不相接的事情，略去时间距离，

将其紧相组接，以突出历史想象的前因后果。《北
齐二首》之一：“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
阳。”冯小怜的进御与北周攻占北齐军事重镇晋阳，
时间上本有相当长距离，这里将他们说成同夕发生

之事，虽与史实有出入，却更有力地表达了“一笑
相

倾国便亡”的主旨。
三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来表达深

刻的政治主题。《齐宫词》通过九子铃这一微物，
不但讽慨南齐后主荒淫昏聩，自取灭亡，而且串连
齐梁两代统治者荒淫相继的情景，深寓无视前代亡

国教训，必将重蹈覆辙的意旨，诚如屈复所评：
“荒

淫亡国，安能一一写尽，只就微物点出，令人思而
得之。”



四是在史实或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创造出
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如《龙池》根据玄宗、杨

妃、寿王间的乱伦关系构思出龙池宴罢归寝，：
“薛

王沉醉寿王醒”情景。
五是深入挖掘历史现象的某一本质方面，熔铸

多方面的生活内容，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
性。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死，这一历史现
象，如泛泛叙写，不过揭露统治者之荒淫与宫女命
运之可悲，其意义局限于宫廷。诗人《梦泽》中以

其独特的视角，将讽慨的重点放在为邀宠而“虚减
宫

厨为细腰”的宫女身上，深刻揭示了为某种世风所
左

右，迎合趋时者的悲剧，从而使这首诗具有超越广
远时空的典型意义。

3)、抒情性



2、政治咏怀诗
义山现存诗约六百多首，政治诗占了六分之一

（包括咏史诗）。在晚唐诗人中，很少有人象李商
隐这样对社会政治问题深切关注而又敢于进行直接
的揭露批判。他二十五岁写的《行次西郊作一百
韵》，就是一首长篇的政治诗，是继杜甫《咏怀五

百字》、《北征》之后又一首具有“诗史”性质的
长

篇政治时事诗。虽然艺术不够成熟，但它反映了较
为广阔的现实。作者写他当时在长安西郊所见的农
村景象是：“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

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他
又

通过农民的话，陈述了贞观、开元到安史乱后农民
生活的变化。从今昔对比中，诗人提出了仁政任贤

的主张，指出政治的理乱“在人不在天”。这些都
是



3、爱情诗
李商隐的作品中，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

爱情诗。这类诗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

题。关于这类诗他自己曾经解释说：“为芳草以怨
王

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
说：“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
但

是，现在看来，他这些诗可能有少数是别有寄托

的，王蒙就认为李商隐“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和政
治

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
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
的体验”（《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载
《文学遗产》1991年1期）

更多的是有本事背景的言情之作。这些本事，
作者既不肯明言，我们也无须作徒劳的追究。这些



复杂心情。如下两首不同时作的《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

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复

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

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4、咏物诗

李商隐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寄慨，表现诗人的境

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



(二）、义山诗的艺术特征
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经历中爱而不得和得

而复失的悲哀，使李商隐常被一种感伤抑郁的情绪
纠结包裹，这种感情基调影响了他的审美情趣。从
文学渊源来说，在最能代表李商隐风格的那些诗
中，不难看出他吸收了六朝骈文用典精巧、秾丽绵
密的特点，杜甫近体诗音律严整的成就，韩愈、李
贺等人炼字着色瑰奇新颖的长处；但由于自身情感
基调与审美情趣的原因，也出于大诗人对艺术独创
性的追求，他把前人的这些特点融汇再造为自己独
特的风格。他擅长用精美华丽的语言，含蓄曲折的
表现方式，回环往复的结构，构成朦胧幽深的意
境，来表现心灵深处的情绪与感受。在他的无题诗
（包括以篇首数字为题而实际仍为无题的诗）中，
这种特点尤其显著。



在李商隐的诗中，意象、结构、意境都是非常独特
的。

首先，我们看到李商隐非常喜爱而且擅长用典
故，也非常善于捕捉富于情感表现力的意象。如著
名的七律《锦瑟》，中间四句各用了一个典故：第
三句用《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梦蝶的故事，呈现了
一种人生的恍惚迷惘；第四句用《华阳国志》中蜀
王望帝化为杜鹃，每到春天便悲啼不止、直至出血
的故事，包含了一种苦苦追寻而又毫无结果的悲
哀；第五句用《博物志》里海中鲛人泣泪成珠的故
事，在这里具有浓厚的伤感意味；第六句虽不知出
自何典，但中唐人戴叔伦曾以“蓝田日暖，良玉生

烟”，形容可望而不可即的诗景（见司空图《与极
浦

书》），这里大致也是指一种朦胧虚幻的感觉。
这样，四句中四个典故便传达了迷惘、悲哀、



伤感、虚幻的情绪体验，并与开头两句“锦瑟无端
五

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中的“无端”，末尾两句
“此

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中的“惘然”交
相映

衬，构筑起全诗朦胧、伤感地追忆华年的情绪氛
围。

李商隐使用包括典故在内的各种意象时，都经
过精心的选择。一方面，这些意象大都是色彩秾丽

或神秘谲诡、本身就带有一定美感的，诸如“云母
屏

风”、“金翡翠”、“绣芙蓉”、“舞鸾镜匣”、
“睡鸭香

炉”、“红烛残花”、“凤尾香罗”等等，使诗歌
呈现出

一种令人目眩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这些意象又
大都蕴含有一定的哀愁、彷徨、伤感等感情色彩，



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昔年曾是江南
客，此日初为关外心。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
月应沉。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任荒城伴夜砧。

诗人独居关外荒城，所见所闻，是芦叶瑟瑟，
风急月沉，一夜砧响，不绝如缕，全诗选择的都是

令人感觉凄凉的意象，表现他的“有感”，即流落
天

涯，内心寂寞、荒疏、冷清的感受。
其次，李商隐的诗在结构上比起盛、中唐诗人

来要收敛细密。盛、中唐诗的结构常是平行或递进
式的，一层一个视境，一层一个意蕴，境界开阔舒
展，如高山远眺，而李商隐的诗却迂回曲折，全诗
往往吟咏的是一种情绪，而在不同角度上叠加复
重，犹如人在深谷徘徊，缠绵无休。如《无题》，
一二句点出别离之苦，以东风无力百花凋零烘托愁
绪，三四句写相思不断，又以春蚕丝尽蜡炬干写心



情的灰暗失望和纠缠固结，五六句再写相思之苦，
以镜中白发、夜月寒光来映衬两地别愁的萧瑟，七
八句再借青鸟传书的典故，寄托自己的希望，却又
以蓬山暗喻人神阻隔，终于只能通音信而不能见
面，增添了一层愁苦，全诗回环起伏，紧紧围绕着
别愁离恨来制造浓郁的伤感气氛。而《促漏》一
诗，全诗从静夜钟漏声写起，在朦胧中将读者牵入
一个幽渺隐密而宁静的世界，这里闪烁着秾艳而凄
凉的色泽和气息，给人以虚幻和神秘的感觉。而后
点出一场幽会已经过去，归去之人却仍在月下徘徊
难眠，来日悠悠，更不知这样的云雨幻梦在何处重
现。最后画面转为明亮，写南塘中蒲草结，鸳鸯
游，水波荡漾，更令人触目伤心。一层又一层地渲
染，首尾回应，烘托出寂寞和孤单之情。这种利用
视角变化而形成的回环往复的结构，在七绝《夜雨



寄北》中也同样使用得非常巧妙，四句诗先在实境
中想象虚境，又把眼前实境变成虚境中的虚境，像
电影蒙太奇一样重叠，表现了诗人对妻子深长的感
情。

李商隐诗歌有许多写得意境朦胧迷幻，构成了
一种显著特征。这里面有些具体原因，譬如他的特
殊经历造成了压抑的心理，他的某些秘密恋爱不可
明言等等。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诗歌终究是一
种艺术创造活动，一定的艺术特色总是和诗人的有
意追求分不开的。李商隐那些朦胧诗篇，虽然不大

容易读“懂”，却有很强的感染力，受到人们普遍
的

喜爱，那就是因为它有真实的艺术生命。这种特殊
效果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构成：

首先，李商隐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与一般诗歌
不同，他并不打算用诗来记述具体的人物事件，而



且，他也不是直接抒发单纯明了的喜怒哀乐之类的
情感，他着重表达的是对某些人生经历的内心深层
体验，这种体验往往是多方面的，流动不定的，有
时连自己也难于捕捉，更不易明白地转达，因而只
能用象征手段作印象式的表现，由此造成意境的朦
胧。但是，诗人也不是没有控制晦涩的程度，他还
是作了必不可少的点明，像《锦瑟》诗，虽然无法

知道它所表达的伤感是由何而起，但“一弦一柱忆
华

年”，却让人们了解其范围是在对过去美好年华的
追

忆。所以，这一类诗要作详尽的解析简直不可能，
但它的情绪却是可以感受的。

第二，李商隐诗在构成伤感寂寞的意境时，甚
少使用老一套的已经缺乏活力的意象，而是经常使
用一些有着秾丽诡异色彩的非自然意象，这不仅在
朦胧中闪耀起具有刺激性的光彩色泽，而且它总是



成为强烈的生命欲望的象征，前面对《促漏》诗的
分析即可作为一例。因此，这一类诗中情绪虽然偏
于低沉，却毫不衰弱。

第三，他的诗境通常不是全景式的扫描，也不
是几种相关意象的平面缀联，而常常是以一些似乎
不相干的精巧象征从多个方面叠合起来，构成多棱
面的、意蕴复杂的境界。这样的诗气势缩小了，内
涵却扩大了，它要求读者投入更积极的参与、更多
的联想。

总之，李商隐的创作证明了诗歌并不一定需要
表述明白的事实，而可以以朦胧的形态表现复杂变
幻的内心情绪，这是一大贡献。还有，近体诗尤其
七律，在他手中也更成熟了，因为反复回环、重叠
复沓的结构、凝炼浓缩的象征性意象正好与限制字
数、声律回环复沓的近体诗相吻合。





促漏

促漏遥钟动静闻，报章重叠杳难分。

舞鸾镜匣收残黛，睡鸭香炉换夕熏。

归去定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
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


